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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牧时

2019年10月28日，由天山电影制片

创作拍摄的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

的影片《歌声的翅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成功举办了首映式。

影片讲述了三个不同民族的年轻音

乐人，不甘艺术“高原”，踏上追寻音乐

“高峰”的采风之旅。他们乘着歌声的翅

膀，踏着青春的舞步，穿行在大美新疆广

袤的大地上，采撷着各民族民间的艺术

营养，增长了才干，陶冶了情操，洗涤了

灵魂，并最终找到了自己，创作出了饱含

深情、激情飞扬，实现音乐梦想的新作品

《大地之歌》。

作为主创编剧，我跟随影片总导演、

出品人、总制片人高黄刚先生，最早介入

了影片的策划定位，随后撰写剧本，跟组

拍摄，直到后期剪辑。现在回顾一路走

来的创作历程，我们完成了创作技术层

面的初心，那就是大胆探索新疆歌舞走

进新时代的风格样式，展现不一样的新

疆歌舞，讲述不一样的新疆故事。

过去，在国内外观众的眼中，新疆的

歌舞给他们的印象，往往是从舞台上的

演出，从民间各种场合的即兴歌舞上得

来的，在他们的概念中，新疆歌舞似乎已

经固化成了传统的“咚哒哒，咚哒”。然

而，走进新时代的新疆，各族儿女相濡以

沫，融情相依，融合发展，表现在音乐舞

蹈方面更多的是在大中华文明范畴内融

合前进的态势。这为我们创作者提供了

机遇，当然，也是挑战。

作为中国歌舞电影的一次大胆尝试，

我们坚持守正创新，一方面，在音乐舞蹈

呈现和文学故事讲述的协调统一上进行

了积极探索；同时，对新疆少数民族歌舞

的呈现样式进行了大胆突破，在保证各民

族音乐歌舞底蕴的同时，大胆加入了现代

的、时尚的、融合的、大中华的，甚至世界

性的元素。以求推陈出新，力争为新时代

中国歌舞电影提供崭新模式。

传统的电影文学剧本，重心在如何

讲好一个故事。然而对于歌舞电影而

言，剧本中音乐和舞蹈的呈现同故事构

建同样重要。就我的体会而言，音乐和

舞蹈作为最古老的艺术门类，感染力、冲

击力实在太强大了，它们直接刺激人的

神经，好的音乐舞蹈分分秒秒就能摄人

心魄。这对从事文学剧本创作的我来

说，是一次崭新的挑战。因为如果只专

注故事的文学创作，那么歌舞部分就会

黯然失色，成为文学的陪衬，最终失去歌

舞片的独特魅力。可如果过于专注歌舞

的表达，那么影片的故事又会被大大削

弱。这一两难，是贯穿整个剧本创作的

难点，让我们饱受煎熬。经过多次试错，

我们终于找到了办法，就是让歌舞参与

到叙事中去，歌舞和叙事不再分庭抗礼，

而是珠联璧合。故事生发歌舞，歌舞也

讲故事，二者融合前行，互相观照，最终

达成协调统一。

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们采用了三种

模式（有时这三种模式也融合在一起）在

叙事中插入了歌舞，或者说让歌舞参与

了叙事。

一、带入式。所谓带入式，就是由影

片主人公带领着观众朋友走进歌舞的现

场，和观众一起欣赏体味。乐队主唱江

寒，采风第一站就来到了新疆北部边境

城市塔城。作为手风琴之乡的塔城，历

来充溢着放松的、快乐的生活氛围。音

乐舞蹈和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融，歌即生

活，生活即歌。塔城最纯粹的音乐歌舞，

往往是在小河边、树林里、庭院中，各民

族亲朋好友，在酒足饭饱后随意的、生活

化的表达——而我们所想展现的，正是

这样的场景。

为此，我们特意选择了一片茂密的

白杨林带作为塔城地区的拍摄主场景。

我们组织了几百名当地群众（文艺爱好

者）作为群演，汉、俄罗斯、塔塔尔、维吾

尔、哈萨克、乌兹别克、达斡尔等众多民

族的音乐舞蹈在白杨林带里尽情地展

示，这一切打动着前来采风的江寒，给予

他艺术的滋养，更向观众展示了融合了

多民族舞蹈元素的紧接地气的民间舞蹈

大联欢。

在塔城，江寒还深入到了一个民族

融合的家庭。塔塔尔族老奶奶，在混血

孙女曼陀铃的伴奏下，演绎着一首古老

的情歌。江寒缓步走入院落，默默地放

下了采风用的录音笔，专注地凝视着深

情歌唱的老者，完成了剧本要求的采风

状态，同时，观众也跟随他领略了古老民

歌的风韵。

二、参与式。所谓参与式，就是让影

片的主人公们，不但看到民间的歌舞表

演，还亲自参与进去。凡是有过旅游经

验的人们都知道，这种参与互动，对于一

个外来者而言，是十分兴奋和收获极大

的。我们安排主人公，代替观众完成了

这个过程。

新疆塔吉克族的鹰舞、鹰笛，自带高

原遒劲苍凉的风骨，为世人所叹服。在

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县，我们让乐

队成员在路途中偶遇了塔吉克族迎亲的

舞蹈场面，并加入进去。这个大场面，尽

情地展示了塔吉克族民俗风情，展示了

塔吉克族原生态的音乐舞蹈艺术。我们

采用了 MV 的拍摄方式，既有细节的捕

捉，亦有诗意的表达，观众们在看到这场

戏的时候，无不为塔吉克族别样的服饰、

别样的舞蹈动作、别样的音乐风格所打

动。同时这段歌舞也间接交代了江寒生

于斯长于斯，热爱这片故土的心结。

维吾尔族天性幽默风趣，接受新鲜

事物较快，近年来在“中国新说唱”、“中

国好舞蹈”中频频折桂，展现着优秀的音

乐舞蹈天分和融入中华现代文明的强劲

动力。在喀什歌舞的总体定位中，我们

主打青春的、时尚的、民族的、融合的现

代歌舞，同时也有传统维吾尔族舞蹈的

展示。

有着千年历史的喀什老城高台民

居，是我们表现新疆南部音乐舞蹈的“舞

台”。两百名舞蹈演员参与了演出。下

到五六岁的街舞儿童，上到五六十岁的

中年舞者，更有来自乌鲁木齐专业单位

的四十名舞蹈演员和当地艺术院团的舞

蹈演员组成了表演的核心团队。更有两

百名纳格拉鼓手，器宇轩昂——街舞、现

代舞、民族舞先后登场，鼓声震天，舞姿

曼妙，一气呵成。

在这一过程中，前来采风的乐队成

员，先是欣喜若狂地观看，随后便情不自

禁地加入到舞蹈中去。影片男二号的饰

演者，专业舞蹈演员玉米提更是成了男

子舞队的领舞。男一号江寒，本来是陷

入在爱情和事业的两难之中，不免忧心

忡忡。然而，他也被浩荡的纳格拉鼓声，

曼妙的舞蹈所感动和鼓舞着。他冲进鼓

阵，拿起鼓槌，拼命地击打，尽情地宣泄

着心中的苦闷，完成了剧本在这个环节

赋予他的“被唤醒”的任务，同时作为影

片最华彩的章节，所有观看影片的观众

都被这一场持续4分钟之久的舞蹈所震

撼了。新疆这片土地上所蕴含的粗犷豪

迈，激情飞扬被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三、自发表演式。所谓自发式表演，

就是由我们影片中的主人公，自发地进

行歌舞表演。

在赛里木湖畔，当江寒、迪里夏提、

晴朗终于找到了负气离他们而去的乐队

成员加尔肯时，有一段“突如其来”的音

乐剧样式的表演。几个年轻人在音乐的

伴奏下，一唱一和，将对白用演唱的方式

进行演绎。既体现出了新疆年轻人诙谐

幽默的一面，也更加确定了他们音乐人

的身份。

在昭苏饮马滩，江寒和迪里夏提为

加尔肯再次脱离乐队郁闷不已，女孩晴

朗牵马而来，唱出了规劝他们的歌曲《好

好生活》，被鼓舞的迪里夏提随后起身给

晴朗伴舞，江寒也慢慢地站了起来……

同样是音乐剧的风格，只是这一段表现

得更加舞台化，更加深情和别具韵味。

在四人和好坐上拖拉机上的草垛，

穿行在美丽的赛里木湖畔的时候，内心

孤独的江寒又唱出了自己的心声：这赛

里木湖，这人生的路，这路过的幸福，我

可会领悟。这人生的路，承载无助的痛

苦，可会有领悟，请让我领悟……

江寒在草垛上兀自唱出心声，而坐

在他身旁的三个“调皮鬼”依旧打闹嬉

戏，开心玩耍着，这种间离效果，让观众

更懂得江寒追求音乐事业高峰的孤独心

境，较好地完成了戏剧任务。

哈萨克族是诗和音乐的民族。世世

代代在大草原上迁徙游牧，铸就了他们

粗犷豪爽豁达的性格。同时游牧生活的

艰辛，还带给草原一片深情。他们音乐

舞蹈的风格样式，既有深情的吟唱，亦有

明快的表达；既有轻柔的舞姿，亦有遒劲

的跃动。按照我们提出的既贴合哈萨克

族风情，又要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哈萨

克族歌舞的总体要求，作曲老师和编舞

老师，在伊犁进行了大胆尝试。

在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上，回到家

乡的乐队成员加尔肯和恋人玛依拉，作

为领唱、领舞，带领几十名青年男女，完

成了一场欢快而又多情的草原歌舞。

歌曲方面，作曲家将音乐剧的风格

引入了草原，由加尔肯和玛依拉在舞蹈

中唱出爱的心声：

啊 亲爱的姑娘 我的心上人 美

丽动人 我的爱人

啊 澎湃汹涌 心中爱火在燃烧 我

的爱 玛依拉 玛依拉

请让我和着你的脚步 跟着我的爱

人 共度美好时光

玛依拉 玛依拉 我的爱 请你做我

的新娘

请让我跟着 你的方向 带我去到天

边 共建幸福家园

歌曲的曲风和节奏让人体味到了哈

萨克族歌曲的风韵，依然是那块土地上

的东西，只是进行了再造和拔高，更时

髦，也更国际化了。而舞蹈的编排，在哈

萨克族舞蹈语言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

的、世界性的、探索性的诸多舞蹈元素

——既苍劲有力，又温婉多情。既有民

族风，亦有世界味。这段歌舞设计，较好

地完成了歌颂当下爱情的戏剧任务，也

是一次新疆民族歌舞现代化表达的成功

探索。

现在回顾创作之路，我们当初对音

乐舞蹈设计的总体判断和定位是准确

的：好莱坞、宝莱坞的音乐歌舞样式虽然

炫人耳目，但却不符合我们自身的创作

资源供给，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我们必

须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创作出我们自

己风格的中国新疆歌舞片。

在影片思想和精神内核的锻造上，

我们采用了两个时空交错并叙的手法，

用舞蹈和音乐作为载体，讲述了一个精

神传承的故事：男一号江寒的童年是在

帕米尔高原上的慕士塔格峰下度过的。

为了爱情和教育事业坚守高原一生的他

的老师李明亮，教会他弹琴做人，并在他

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时，将自己最心爱的

爱情证物——手风琴，送给江寒，为他日

后的音乐人生写下了第一个音符。

我们用冰山脚下，手风琴伴奏下的

唯美舞蹈，诗意呈现了老师当年的凄美

爱情；用江寒一路采风，最终回到慕士塔

格冰峰前，为老师放歌报恩的桥段，升华

了影片的思想情感——年轻一代，一路

走来，在深刻感悟到老师传承下来的正

确的爱情观、事业观后，精神得到了淬

炼，灵魂得到了洗礼，作品得到了提升。

当江寒带领乐队成员，于慕士塔格峰前

为老师激情献唱的时候，影片的思想和

情感发生了巅峰碰撞，并迅疾产生了“化

学反应”，影片的高潮也随之到来了……

探索创新之路往往充满挑战，但天

山电影制片厂近年来坚持主旋律影片文

艺化表达、类型化讲述的信念从未动摇，

因为我们的初心就是要讲好我们自己风

格的新疆故事！但愿这部影片所做的一

些创造性的工作和传递出的真、善、美，

能够和观众朋友们形成共振和共鸣，让

走进新时代的新疆形象在中国大地上尽

情绽放。 （作者系影片主创编剧）

2019年3月，我第一次接触到电影《歌声的翅膀》，

片方天山厂希望我写一首片尾曲，能够反映新疆当代

精神。当时我觉得，这是在开玩笑，我可能没有能力

去完成它。

但是，影片的新疆元素深深吸引了我，这对我来

说有吸引力，又很有挑战——新疆的音乐元素，从北

疆到南疆太丰富了，我到底从哪里去下手，这需要一

个前期非常完整的采风。

我是个汉族姑娘，没有在新疆生活过。所以我希

望以一种外来人独特的视角，推出一点新的东西。因

为新疆的歌舞片，大家都能够想到是一种怎样的状

态，如果只做一种比较常态化的音乐，就没有新意。

我对新疆的音乐非常向往，但一直没有机会去接

触。后来，我跟着剧组一起去复景。从北疆到南疆，

我们一共走了一万多公里，所有的艺术文化歌舞团，

都事先联系好，我最多的一天看了四场专业演出，都

是带妆的。我觉得，我不能只看经过改编过的舞台化

的音乐，更要原汁原味的。所有部门都特别配合，哪

怕是夜里12点，也开车到牧民家里去，找到哈萨克族

的老爷爷、找到民间艺人，我带着录音团队，把所有素

材记录下来。

出于一个音乐人的专业性，我对一个地区的音

乐、文化，可以迅速从当中提取中影片可能需要的部

分。

在与天山厂高厂长探讨音乐风格时，他说，“要出

新，但不能新得莫名其妙”。我要做的，是从不同乐

器、不同音色中，找到一个全新的组合。接下来，我让

所有的乐手，不要合奏，而是每种乐器单独演奏，不要

原有的体系和形式，再从每种乐器中，提炼出影片需

要的东西，再把一个个拼图拼起来，在理解民族性的

基础上，一点一点调整，找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这个尝试是让人兴奋的。

这一次与天山厂的合作，他们给了我很宽松的创

作空间。2019年4月中旬的时候拿了剧本，看到剧本

以后，因为大家也搞不清楚到底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

风格，音乐电影的形式。

关于主题：爱自己，才有能力爱别人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难找到主题，这是一个多

民族的电影，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我从每个民

族当中找他们的属性。后来我觉得，也可以这样提炼

主题，爱自己，才有能力爱别人。每个人都爱自己的

家乡，爱自己的民族，才能爱更多的人。

在创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挑战，比如说，剧本

写着“此处手风琴”，已经在一些具体情景里，放了一

些他们认为新疆最需要内地人听到的歌曲。我个人

不主张这样的方式，后来剧组决定拿掉所有的音乐，

给我空间。“五一”的时候，我和所有创作团队用两天

的时间顺剧本，一百多场戏，每一场戏可能出现的音

乐，以及音乐的状态，梳理了两遍。

5月28日开机前，我已经写了三四首。所以，感谢

厂领导的信任，感谢采风路上的一切带给我的创作激

情。

有一场戏，第二场歌舞，两个人感情和好了，在大

草原上唱《玛依拉》。编舞老师编了一个非常完整的

舞，在拍摄前一天，我说不行，这太长了，应该先把音

乐的节奏调整以后，再去拍，否则有点“尬舞”的感觉。

拍摄当天，他们在远处跳舞，我拿了一个凳子坐

在很远的地方，到下午三四点都是时候，我说要写一

首歌，20分钟就写完了，厂长也认可了。当时拍完了

所有的远景，还差特写。后来我就现场把歌曲教给演

员，所有人都在一种创作的状态。

按道理说，作曲不可以在现场做这些事情，但我

在这部电影的过程中，做了很多“不可以”的事情，所

以感谢所有部门的配合和理解。

音乐如何融入剧情？

我要“活在戏里”

这是一部歌舞片，音乐在这部电影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片方的想法是希望让音乐参与叙事。那

么，我的经验是，我要“活在戏里”，我让自己变成那三

个人，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我也要感谢编剧，影片人物的设定，是选秀失败，

再去寻找自己的梦想。选秀失败这段戏，首先不能写

一首难听的歌。于是我参与了剧情的调整，把原来剧

情里说的“选秀时的歌不好”，改为了“评委让他的音

乐加上具有家乡特色的东西”，从音乐人的角度引起

他的反思，他才有可能离开选秀，这个人物也会更丰

满。

因为没有一个音乐人，可以做到一开始写了一首

难听的歌，评委点评后，采风过后，就能够写一首好听

的歌。他应该是一开始音乐很好听，但被专家点拨

了，希望他融入家乡民族的特质，这才是他寻找音乐

的原因。

这个建议被剧组采纳了，我就更加有热情了。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最大的挑战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我需要说服大家去相信一个专业的音乐人。

尤其是音乐的小样出来时，不是真乐器演奏的，而是

做出来的效果，我只能给大家描述，将来用了真乐器

之后，会是怎样的效果。但这种效果完全不能用语言

描述。一段时间内，我每天从下午三点录音棚开门，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连轴转。

以往的电影，音乐不应该站在别的部门前面。我

之前创作别的电影的音乐时，我就坐在监视器后面，

从来不说话，导演愿意跟我交流，就交流几句。但《歌

声的翅膀》，我比较主动冲在了前面，必须强势地参

与，因为制作周期时间短，也因为音乐电影的特殊性，

所以我必须这样做。这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音乐赋予电影更有深度的表达

音乐可以表达一种情感，是对白所不能表达的更

深层次的情感，这是情感的一种延伸，音乐赋予电影

更有深度的表达。

以往我们看到的宝莱坞的音乐片，音乐参与叙事

并不多。但《歌声的翅膀》不是，采用了很多音乐剧的

形式，就是台词、对白都是唱出来的，音乐、歌舞不仅

仅是情感的延伸，这样的尝试不突兀，反而更有意思。

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以一个新人的心态去创

作，面对每一部戏，都用一种谦卑的态度。我也不愿

意重复自己，我做的影视作品的音乐，类型都不一样，

即便都是古装，也是不同的类型。只有这个创作让我

有了“痛点”，才会更激发我的创作热情，攻克这个痛

点。很多导演都说，我的音乐有满满的原创感，因为

我从来不重复别人，甚至也不会重复自己。

我没有资格对音乐电影、歌舞电影提建议，但有

一点我希望能够给同行一些启发。如果没有相互信

任，这部电影根本做不完。如果有人继续从事音乐、

歌舞片的创作，要对这个音乐人有绝对的信任。比如

编舞要把我的思路执行，导演要把我的想象落地，就

像一个音乐编剧、音乐导演一样，不再仅仅是一名作

曲。这也要求音乐人不仅仅要会写歌，还要有现场执

行能力，因为你已经凌驾于很多部门之上了。

《歌声的翅膀》可遇不可求，在这部戏里，我甚至

有点“独裁”，但我如果不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真的担

心做不完。

天山厂的剧组很成熟，大家一起拍了很多戏，我

一个外人来到剧组，就开始“指手画脚”，我们都知道，

片场有片场的规矩，这个过程真的很可怕。我非常感

谢天山厂对我的大力支持，以及对我的信任。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有汗水、有泪水，有无数欢笑

的创作。也可以说，创作没有争论，没有碰撞，就不是

一个严肃的创作。

我是一个北方的汉族姑娘，我虽然去了很多地

方，但始终以一个汉族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

做完这部戏，我学会了站在乌鲁木齐的视角，往

东边看。我意识到，在新疆这有一个多民族地区，做

到民族的融合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我也很羡慕生活在一个多元化地域，这部戏丰富

了我对生活的想象力。我会想，如果我是一个维吾尔

族姑娘、一个哈萨克族小伙子，我会怎样看北京，怎样

看上海。作为一个创作人员，我会不停思考，“破圈”

很重要，《歌声的翅膀》让我的人生不一样，多了看世

界的视角，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不一样的歌舞，
不一样的新疆故事
——电影《歌声的翅膀》创作谈

让自己活在戏里，
多了看世界的视角
——电影《歌声的翅膀》创作谈

■董颖达（口述）


